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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主动组织遗忘对企业组织实现突破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江浙沪皖地区268家企业的515份样本数据，以外部知识搜寻宽度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主动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主动组织遗忘的两个维度忘却学习和避免恶习均对突破式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外部新旧知识的搜寻宽度在主动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之间起均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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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izational intentional forgett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rporate radic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intentional forgetting and radical innovation，consider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breadth，through analyzing the sample data of 268 corporations in Jiangsu, Shanghai, Zhejiang and Anhui Provin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both forgetting learning and bad habits avoiding (two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 intentional forgetting)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radical innovation；besides,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breadth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tentional forgetting and rad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organization intentional forgetting; radical innovation;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breadth
------

收稿日期：2017-08-21，修回日期：2017-11-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发团队的知识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研究”（70972073）；航空科学基金项目“突破式创新三大动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009ZG52066）；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工业4.0下技能型人力资本深化、职业迁移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16BJL067）

项目来源：南通市决策咨询与管理创新研究计划项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环境研究”（AR2015006）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元素的组合过程产生了创新[1]。知识在组织的创新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代组织创新具有双元性：一方面，企业组织利用并挖掘现有知识元素，实现渐进式创新；另一方面，企业组织也会尝试突破已有的知识基础，探索和发现新知识元素，进行有效组合，实现突破式创新。虽然双元创新模式各具特色，但是面对开放式创新的背景，突破式创新更有利于推动企业进入新技术领域，因此，如何实现突破式创新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2]。突破式创新要求组织具有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快速的反应以及引领变革的能力，因此其本身具有较强的知识依赖性，是一个不断进行知识积累的过程。主动组织遗忘能促使组织抛弃现有的惯性，使新知识在组织中得到认可和培育，进而催生创新，为组织的创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知视角[3]。鉴于此，本研究以江浙沪皖地区的268家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主动组织遗忘对于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外部知识搜寻宽度的作用，以其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主动组织遗忘、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和突破式创新之间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为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和知识管理提供一定的指导。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主动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的概念界定
De Holan等[4]认为组织遗忘与组织学习相反，是组织知识丢失的过程，遗忘会使组织无法执行相关的任务。Becker[5]则提出组织遗忘是放弃之前的学习内容和心智模式，学习新的信息和行为的过程。知识范畴中的遗忘指的是知识的衰退、丢弃和替代。遗忘的关键在于知识的改变[6]。吴欣等[7]将组织遗忘和组织知识相结合，提出组织遗忘是对组织中现有知识在一定程度上的放弃。韵江等[8]则强调组织遗忘是组织知识的丢弃过程。综合现有文献，组织遗忘是组织在学习过程中丢弃和扬弃组织知识的过程，可以分为意外组织遗忘和主动组织遗忘两类，其中，意外组织遗忘是组织无意丢弃一些有利于组织发展的固有知识；而主动组织遗忘是组织有意丢弃一些不利于组织发展的固有知识。主动组织遗忘主要包含忘却学习和避免恶习两个维度，忘却学习是指组织有意识对有碍组织发展的旧知识进行丢弃或过滤；避免恶习是指组织有意识地过滤新知识，避免新学到的坏习惯[9-10]。
组织的创新活动可以划分为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两种[11]。渐进式创新是对现有知识技术进行深度的扩展与挖掘；而突破式创新更专注于进行颠覆性的创造活动，以期为组织带来更为持久的竞争优势。Kaplan等
[12]与文后文献不符指出突破式创新是企业通过采用新技术向顾客提供全新价值的创新。Matzler等[13]认为突破式创新是企业打破传统格局，建立S形曲线状创新的关键。尹惠斌[14]认为突破式创新是跨越现有技术轨道，对产品性能或者市场规则、竞争态势等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类非连续性创新。赵蓓[15]指出，突破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不同，更专注于形成突破性的新技术、新产品或新服务，并且能够为组织带来更为持久的绩效增长。本研究参照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将突破式创新定义为一种突破原有技术轨迹而进行的破坏式创新，主要表现为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与变革，以满足消费者和顾客的动态需求变化。
1.2 主动组织遗忘与突破式创新
主动组织遗忘对组织突破式创新具有重要影响。陈春花等[16]指出，组织主动遗忘是知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促进组织知识创新、增强组织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提高组织绩效。卢艳秋等[17]和 Wang等[18]认为组织建立和创造新信念和惯例的过程可能会导致组织的突破式创新，突破式创新需要组织记忆模块作出重大调整。Becker[19]提出组织主动遗忘是因为组织需要新的信息和表现以促进变化和创新：主动组织遗忘的过程实质上是组织有目的地扬弃那些对企业发展无益甚至有害的知识（忘却学习）；同时，在学习获取新知识时，经过区别和过滤，避免学习到坏的习惯（避免恶习）。Assink[20]认为“习惯”会抑制突破性创新。Buchen[21]认为，没有组织遗忘，创新不会发生。曾俊健[22]也提出组织主动遗忘能够促进组织创新，被动遗忘对于组织创新有阻碍作用。突破式创新作为一种颠覆式创新，对组织产品和技术的创新要求更高，因此，对于组织中相关知识的需求也就更严格。在组织实现突破式创新、对组织新旧知识的整合提出更高的需求之时，通过有目的的主动的遗忘知识，过滤掉不合适的知识，避免整合到组织记忆系统之中，以免旧知识、旧观念和习惯成为影响组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有利于促进组织创新活动的开展。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1：主动组织遗忘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忘却学习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避免恶习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  主动组织遗忘与外部知识搜寻宽度
外部知识搜寻宽度的概念根源于创新搜寻理论，其本质就是基于不同的范围进行信息或新知识的搜索。Katila等[23]认为企业的外部知识搜寻宽度是广泛探索新知识的程度。外部知识搜寻能够使企业从不同的知识源获取异质性知识，丰富了企业内部的知识存量，同时也增加了新知识与原有知识的组合创新机会[24]。Katila等[23]同时还提出搜索知识时，不仅要考虑知识的搜索范围，同时还要从时间维度、根据知识年龄来辨别知识的新旧程度，因此在进行外部知识搜寻时可以将知识划分为外部新知识搜寻和外部旧知识搜寻，新知识有利于组织在新兴技术上即兴能力和创新行为的积累，旧知识比新知识更具可靠性和合法性，有利于降低搜寻成本、提高搜寻效率。因此企业在进行知识搜寻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新旧知识两种搜寻行为，互为补充。本文借鉴Katila等[23]的研究，将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划分为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和外部旧知识搜寻宽度。
主动组织遗忘的过程是组织有目的地扬弃旧知识、吸收新知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组织首先需要对新旧知识、恶习陋习进行初步判断，对于知识进行过滤和处理，对组织创新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进行归类划分，目的是将有用的知识留存在组织记忆系统之中，将无用的知识进行删除处理。主动组织遗忘的两个重要维度——忘却学习和避免恶习，本质就是对组织的知识源和知识存量进行筛选的过程，为下一步的外部知识搜寻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外部知识搜寻的影响意义深远。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主动组织遗忘对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a：忘却学习对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b：避免恶习对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主动组织遗忘对外部旧知识搜寻宽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a：忘却学习对外部旧知识搜寻宽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b：避免恶习对外部旧知识搜寻宽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4  外部知识搜寻宽度与突破式创新
外部知识搜寻主要集中于外部新、旧知识的充分获取和利用。外部知识搜寻宽度会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主要影响，因此企业要确定外部知识获取的方向和重要性。Leiponen等[25]指出创新目标和创新知识源宽度对于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影响。Nieto等[26]发现以合作的方式搜索外部各种知识源有利于提高创新的新颖度。Kohler等[27]发现不同知识源对于双元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科学驱动搜寻和供应商驱动搜寻更有助于创新型产品的推出，而市场驱动搜寻则对渐进性产品具有正向影响。Phene等[28]分析了来自不同技术领域和不同国家的技术知识对突破式创新的差异化影响。Katila
等[23]的纵向研究中指出，新、旧知识对创新的作用是阻碍还是推动，取决于知识的认知维度。李强[29]认为外部知识搜索宽度对产品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突破式创新的过程对于知识的搜寻要求更高，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4：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a：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H4b：外部旧知识搜寻深度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同时，根据上文对主动组织遗忘、外部创新搜寻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探讨，本文提出假设：
H5：外部创新搜寻在主动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为验证以上的理论假设，本研究选取江浙沪皖地区的268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问卷。样本抽取的企业比例分布如下：高科技企业占48.93%，传统制造业占24.85%，服务业占21.94%，其他类型的相关企业占4.27%。其中，规模小于100人的占24.27%，100～300人之间的占46.21%，300～800人的占比16.89%，800人以上的占12.62%；企业性质包含：国有企业占15.73%，外资企业占35.53%，合资企业占25.63%，民营企业占22.33%，其他类型企业占0.78%。在正式发放问卷前，首先抽取了南通地区5家企业进行了小范围的预调查，然后针对反馈意见对问卷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最后将修改好的问卷发送给创新研究领域的3位专家进行意见征询，确定正式问卷。本次调查一共发放602份问卷，回收560份，剔除掉无效问卷45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15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85.6%。同时，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所有题项进行检验，未发现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中的所有变量均参考国内外较为成熟的量表，采用Likert 5点量表法进行测量，1—5分别表示“非常不符合”和“非常符合”。
对主动组织遗忘（ZDYW）变量，参考曾俊健[22
]、黄杜鹃等[3]的研究成果，分为忘却学习（WQXX）和避免恶习(BMEX)2个维度共10个题项进行测量。
对外部知识搜寻宽度（WSK）变量，根据Laursen和Salter  28等（与文后参考文献不符
）对外部搜寻宽度与深度的内涵界定及测量方法，借鉴陈君达[30]、缪根红等[31]的研究成果，将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划分为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WXK）和外部旧知识搜寻宽度（WJK）2个维度。
对突破式创新（TPCX）变量，借鉴 March[32]、He等[33]的研究，根据本研究的内容进行改进，最终得到4个题项。
此外，为了有效控制其他因素对上述各变量的影响，结合以往的研究结果，选取企业所处行业(HY)、企业规模(GM)和企业性质(XZ) 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2.3  信度和效度
     主动组织遗忘、外部知识搜寻宽度、突破式创新的KMO值分别为：0.963、0.838和0.875，Bartlett球形检验的显著性较高，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主动组织遗忘、外部知识搜寻宽度、突破式创新的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0.978、0.983和0.954，均在0.7以上，说明各变量的信度较好。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忘却学习、避免恶习、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和外部旧知识搜寻宽度均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本文的假设1至假设3均得到初步验证。
表1 各量表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N=515）
	变量
	M
	SD
	1
	2
	3
	4
	5

	WQXX
	2.670
	1.159
	1
	
	
	
	

	BMEX
	2.628
	1.14
	0.935**
	1
	
	
	

	3WXK
	2.100
	1.264
	0.388**
	0.389**
	1
	
	

	 WJK
	2.860
	1.539
	0.431**
	0.429**
	0.796**
	1
	

	 TPCX
	2.560
	1.115
	0.823**
	0.848**
	0.364**
	0.459**
	1


注：***P<0.001， **P<0.01，*P<0.05。下同
3.2  直接效应检验
首先对主动组织遗忘、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和突破式创新三者间的关系进行直接效应的检验，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1 探讨了主动组织遗忘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VIF值和D-W值均在合理范围内，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现象。第1步将控制变量代入模型，仅有公司行业呈现显著；第2和第3步分别将控制变量、主动组织遗忘的2个维度（忘却学习和避免恶习）代入模型，检验其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3个控制变量均不显著，说明其对本研究的结果不产生影响；而忘却学习(β=0.793，P<0.01)和避免恶习(β=0.829，P<0.01)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1a和H1b得到支持。
模型2主要检验了主动组织遗忘的2个维度与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之间的作用关系，其中VIF值和D-W值均在合理范围内，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现象。结果同样显示公司所处行业呈现显著，而其他2个变量不显著，说明公司所处行业对主动组织遗忘和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存在影响；同时，忘却学习(β=0.743，P<0.01)和避免恶习(β=0.758，P<0.01)与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2a和H 2b得到支持。
模型3主要对主动组织遗忘和外部旧知识搜寻宽度的关系进行检验， VIF值和D-W值均在合理范围内，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现象。结果显示公司所处行业显著正向影响主动组织遗忘与外部旧知识搜寻的关系，其他2个控制变量对研究结果不存在影响；忘却学习(β=0.921，P<0.01)和避免恶习(β=0.931，P<0.01)与外部旧知识搜寻宽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3a和H3b得到支持。
模型4检验了外部知识搜寻宽度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其中VIF值和D-W值均在合理范围内，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现象。结果显示3个控制变量均不显著，说明对本研究的结果不存在影响；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β=0.174，P<0.01）、外部旧知识搜寻宽度（β=0.198，P<0.01）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H4得到支持。
表2 主动组织遗忘、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和突破式创新
	变量
	模型1
主动组织遗忘与突破式创新
（忘却学习，避免恶习与突破式创新）
	模型2
主动组织遗忘与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忘却学习，避免恶习与新知识搜寻宽度）
	模型3
主动组织遗忘与外部旧知识搜寻宽度（忘却学习，避免恶习与旧知识搜寻宽度）
	模型4
外部知识搜寻宽度与突破式创新（新、旧知识搜寻宽度与突破式创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C
	2.353**
	0.311**
	0.199
	7.136**
	5.221**
	5.166**
	6.774**
	4.401**
	4.356**
	2.353**
	1.110**
	1.014**

	行业
	0.138**
	0.024
	0.027
	0.360**
	0.253**
	0.259**
	0.415**
	0.282**
	0.290**
	0.138**
	0.075
	0.056

	规模
	－0.092
	0.024
	0.041
	－0.023
	0.090
	0.098
	－0.086
	0.054
	0.062
	－0.092
	－0.088
	－0.074

	性质
	0.048
	0.010
	0.015
	0.106
	0.070
	0.076
	0.166
	0.121
	0.129
	0.048
	0.030
	0.015

	WQXX
	
	0.793**
	
	
	0.743**
	
	
	0.921**
	
	
	
	

	BMEX
	
	
	0.829**
	
	
	0.758**
	
	
	0.931**
	
	
	

	WXK
	
	
	
	
	
	
	
	
	
	
	0.174**
	

	WJK
	
	
	
	
	
	
	
	
	
	
	
	0.198**

	ΔR2
	0.014
	0.676
	0.719
	0.016
	0.156**
	0.158**
	0.022
	0.193**
	0.192**
	0.014
	0.135**
	0.210**

	F
	3.462**
	269.124**
	329.735**
	3.873**
	24.801**
	25.141**
	4.864**
	31.763**
	31.572**
	3.462**
	21.094**
	35.23**


3.3  中介效应检验
依据温忠麟等[34]对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首先将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分别与因变量进行回归，判断其是否存在显著关系；其次，若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存在显著关系，则判断加入中介变量后是否会降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若两者关系减弱，则中介变量产生部分中介效应，如果加入中介变量后两者的关系不再显著，则中介变量产生完全中介效应。
当模型中未加入中介变量（外部知识搜寻宽度）时，自变量主动组织遗忘（β=0.837，P<0.01）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详见表3）。然后依次加入中介变量的2个维度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和外部旧知识搜寻宽度，主动组织遗忘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依旧显著，但影响程度分别下降为β=0.824和β=0.790（P<0.01），说明外部知识搜寻宽度的2个维度在主动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的关系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各变量之间的VIF和D-W值均在合理范围内，说明不存在共线性和自相关。

表3 外部知识搜寻宽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第一步
	步骤
	第二步
	步骤
	第三部

	自变量
	ZDYW
	自变量
	ZDYW
	自变量 中介变量
	ZDYW     WXK

	因变量
	TPCX
	中介变量
	WXK
	因变量
	TPCX

	β
	0.837***
	β
	0.790***
	β
	0.824***   0.016**

	△R2
	0.721***
	△R2
	0.154***
	△R2
	0.721***

	自变量
	ZDYW
	自变量
	ZDYW
	自变量 中介变量
	ZDYW      WJK

	因变量
	TPCX
	中介变量
	WJK
	因变量
	TPCX

	β
	0.837***
	β
	0.981***
	β
	0.790***  0.048***         

	△R2
	0.721***
	△R2
	0.190***
	△R2
	0.730***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江浙沪地区515份数据的分析，对主动组织遗忘、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和突破式创新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基本研究结论如下：主动组织遗忘对企业突破式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主动组织遗忘对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对企业突破式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外部知识搜寻宽度在主动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1） 主动组织遗忘的2个维度忘却学习和避免恶习对企业突破式创新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避免恶习比忘却学习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大。这表明组织在实施主动遗忘行为、对组织内部的知识记忆系统进行处理时，既要重视内部旧知识的忘却，又不能忽视外部新知识吸收过程中对于坏习惯和陋习的过滤和筛选，这对于组织新、旧知识的吸收和利用意义重大。

（2） 外部知识搜寻宽度的2个维度外部新知识搜寻宽度和外部旧知识搜寻宽度均在主动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无论是对于外部新知识的搜寻还是旧知识的搜寻，都是基于组织对于内、外部知识的需求而定，因此组织进行突破式创新活动的过程中，对于知识的搜寻宽度受到主动组织遗忘行为的巨大影响，主动组织遗忘界定了组织下一步创新活动中新、旧知识的属性和搜寻范围，对于组织的突破式创新具有关键性的制约。

（3） 突破式创新的实施离不开知识的有效利用，企业组织在进行双元创新的活动中，不仅要关注新知识的获取，同时也要注意外部旧知识的利用。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组织记忆系统中知识的处理、对于外部知识的搜寻将为企业的创新活动奠定牢固的知识基础。

（4） 本研究对企业实践具有如下启示：企业在实施突破式创新的过程中，不仅仅要关注外部知识的获取，同时要重视内部现有知识的吸收和遗忘，主动对组织内部的现有知识进行处理和过滤，实现主动组织遗忘，以指导外部知识的搜寻路径；同时，在进行外部知识搜寻的过程中，关注搜寻宽度，尽可能拓宽对外部新旧知识的搜索范围，将有利于组织实现突破式创新。

4.2  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主要基于江浙沪皖地区的515份调查数据，对于主动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样本的选择覆盖面较广，涵盖了各种性质的企业和各种类型的企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针对性不够，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不同类型的企业（例如高技术企业）来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从而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具体有效；其次，本研究仅仅选择了外部知识搜寻宽度作为中介变量，是否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或者调节变量对主动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的关系产生影响，也是未来研究需要细化考虑的；最后，主动组织遗忘和突破式创新的关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仍比较分散稀少，未来需要进行进一步系统化和条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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